
Time Spent with Zhou Xinfang

回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

青年时期，我极少接触京剧。1940

年冬天，我因孤岛形势日益恶化，决定离

开上海去大后方。中学同学王南群、过振

东为我送行，请我在卡尔登观看了周信芳

的《文素臣》，周信芳、高百岁诸位的表

演很精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

起，我整整九年，没有再观看过京剧。

194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文

艺处的工作，那时天天看戏，也经常见

到周信芳，但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1950

年5月，华东文化部成立，我调到戏改

处，不久建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周信

芳出任院长，我和周信芳打交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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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较多了。

1951年，中国戏曲学校在全国范围内

招生，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吕君樵、张震

和我负责初试，录取了生行的钱浩梁和旦

行马晨曦。复试请梅兰芳、周信芳主持，干

部则仅我—人到场了D周信芳经常来衡山

路十号，因为来得较早，我们就随便谈开

了。后来考生唱的戏是Ⅸ追韩信》，周信芳

笑了，他说：“不一定要唱我的戏啊!”我

向他作了解释：“事先考生根本不知道谁

来对他们复试。”周信芳听了钱浩梁(浩

亮)的唱，基本上表示满意，认为嗓子不

太好，是青春期常有的现象，很快会好转

的，于是，他j

题。考生退场

说：“原来是{

悉。”这一次!

两个小时，对1

的爱护都有了

信芳这样的名

事一桩也。他

可以。当然，{{

角的考试，也{

就在这一

纪念活动隆重

有华东文化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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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词，是陈望道部长叮嘱我拟的初稿。

华东文化部及所属戏改处都送了用整幅宣

纸写的祝词各一轴，都是伊兵处长布置我

写的颜体楷书，字相当大。因为这些只是

具体的工作人员做的工作，当然没有告诉

周信芳本人我分别是拟稿者、书写者，所

以周信芳始终不知道。现在那本特刊仍

有收藏、流传，那两轴颜体楷书早在“文

革”中被毁了‘．

1953年，华东文化部改组为华东文

化局，我到华东戏曲研究院做资料研究

工作，和院长周信芳经常在一起谈中国

古代历史、中国传统剧目，我们彼此发现

都对Ⅸ史记》．Ⅸ汉书》、Ⅸ后汉书》和Ⅸ三

国志》有浓厚的兴趣，共同的语言也就多

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七岁时

以“七龄童”艺名而蜚声京剧舞台，对文

史学术有这样的基础，使我完全出乎意

外，也颇为钦佩。没有恒心和毅力，不可

能做到这一步。在旧社会成长的一大批

戏剧艺术表演家，像他周信芳，真是风毛

麟角也。

他每次来到院部，如果不是有会议要

开，毫不例外地总是先到资料研究组兼作

图书室那一个大厅，和大家谈，或翻阅图

书。关于京剧唱、做、念、打诸问题，他基

本上找徐筱汀(徐慕云之弟)谈，关于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上找我。很快，我们

彼此都加深了相互的了解。

那时候中央文化部、中国京剧院、中

国戏剧出版社都忙着剧目审定工作，决定

先把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的代表作

予以整理出版，予以推广，也是对所有戏

曲表演艺术界剧目审定工作的推动和示

范。北京经常来文来电催促，不仅如此，

有时还派戴不凡到上海，抓得很具体。有

一天，周信芳却约我单独谈话，谈的就是

Ⅸ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定稿问题，他拿出

了当时的演出本，实际上也是他亲笔写

下的手稿，还；卣一张纸，是田汉的意见，

那是对三四句唱词有所修改。周信芳说：

“现在都交你，请你替我拿个主意，把本

子定下来。”因为这本子已经在舞台上演

出多年，成为经典了，岂是我这样一个门

外汉可轻举妄动的，至于田汉，他是文化

部戏曲改进局的局长，既是权威，也极在

行，因此我一再推辞，他却不肯改变他的

决定。我又说：“院里编审室的京剧组也

许比较适合做这件事。”他很严肃认真地

对我说：“京剧业务，他们比你熟悉，但是

对Ⅸ史记》、《汉书》，你比他们熟，这是历

史剧，还是请你拿主意比较合适。”就这

样，我真有电诚惶诚恐，把任务接下来了，

大约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交还本子。究

竟采用了田汉的意见没有，已记不清，但

是，这对我确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周信芳

也没有再有任何反复，《周信芳演出剧本

选集》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Ⅸ后记》

说明此剧由严朴、蒋星煜协助整理，严朴

是编审室京剧组组长，所以也有他的名

字，实质他并未参与。

为了配合Ⅸ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的

发行和宣传，Ⅸ光明日报》同时组织我写了

Ⅸ<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人物描写》，在副

刊《东风》发表，我也正好借此机会谈谈

我的理解和体会。此文后来被收入《周信

芳艺术评论集》，于1982年12月由中国戏

剧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下，Ⅸ周信芳

演出剧本选集》后来曾再版过，剧本未有

任何改动，但协助整理者姓名却变了。这

种事情我经历多了’没有精力去交涉。

华东戏曲研究院那里先后两年多，和

周信芳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他主演的戏我

印象颇深的除了《四进士》、《萧何月下追

韩信》、Ⅸ打严嵩》、《清风亭》、《坐楼杀

惜》之外还有Ⅸ秦香莲》，这个本子集中各

剧种本子的精华，执笔者为严朴，但也可

以说是周信芳亲自改编，字字句句均出于

他的口述，严朴“执笔”而已，采取了包审

包断的框架。周信芳—人饰两角，前为丞

相王延龄，后为开封府尹包拯。王延龄为

一熟悉世故人隋近乎圆滑之老官僚，但还

有一些正义感，可又J旧担风险，性格复杂。

周信芳塑造之王延龄恰到好处，与《四进

士》之宋士杰异曲而同工。相形之下，包拯

反而比较一般，唱腔并未向净角靠拢，但

尽可能淡化了迷信色彩加深了J人J隋味。彩

排、公演、华东会演，我看了三次。我向周

信芳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延龄身为丞相，

他解决不了的案子，叫秦香莲去向开封府

告状，于情于理似乎说不通。因为开封府

尹的官固然不小，但总比不过丞相也。周

信芳昕了也笑了’他对我说：“你这个问题

提得好，老戏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首先

如此处理的，但是，你的疑问我也早就想

到了。戏这样编，不能说它荒唐离谱，多

少也有一点依据，或者说有由来的。我查

阅了Ⅸ宋史》，原来宋太宗赵匡义、宋真宗

趟匣没有做皇帝之前都做过开封府尹，因

此当时人们心目中，这开封府尹的职权实

际上已超越了法律文本所规定的范围，而

仅次于皇帝了o”我去翻阅了Ⅸ宋史》，果

然如此，从此对他更加钦佩。1961年，北

京、上海都为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周年而

展开了庆祝活动，我应《光明日报》之约，

写了《略谈周信芳史学修养》，282日发表

于该报，也谈到了他关于《秦香莲》、关于

包拯的谈话。

十分遗憾的是周信芳的《秦香莲》

也极少有人谈起，这一版本的演出更成了

绝响，能够前王延龄、后包拯这样—人饰

两角的表演艺术家恐怕也难找了a

我还和周信芳一起在台下看过金素

雯、陈正薇、沈金波诸人合演的《皇帝和

妓女》，他发表了感慨，他说：“像范琼这

种类型的坏人，肯定现在也会有，当然不

多。隐藏得很深，不容易发现罢了!”也许

他有所指，我没有追问。

随着华东大区的撤销，1955年华东戏

曲研究院也将不存在，同时分别成立上海

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戏曲学校等机

构。许多同志建议：出版一本纪念册。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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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傀窗

书长伊兵根据大家的意见，进一步落实了

这件事情：一、院长周信芳以及院内各级

领导和主要编、导、演、音乐、舞美都写点

经验或心得体会；二、为了不影响机构改

组、移交等工作，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作组，

在上海越剧院内辟一室作为办公室。这一

切都异常Jl顷,N地在进行。

这个工作组共三人，伊兵指定以我为

主。我立即和周信芳院长联系，他一口答

允，但他说了大意，要我成文。作为工作

总结的第一篇，主要是谈对戏曲遗产的看

法，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一概否定，但也

应该允许作某些改动。所用的语言从现在

来看，也许“左”了一点，当时来说，已经

比较持平了。又一再强调了“为工农兵服

务”，这也是当时大家的共识。文章不长，

不到千字，标题为《巩固成果坚持斗争》。

我笔录完毕，读一遍给他听，未有改动，

就定稿了。

这本纪念册清样拿到手时，华东戏

曲研究院的改组改建工作已完成，原单位

秘书长已调北京，任中国剧协秘书长。看

清样这最后一关落到了上海市文化局代

局长陈虞孙头上。他看了清样，觉得篇幅

太庞杂，把文章严加选择，改名为《华东

戏曲研究院文件资料汇编》于1955年3月

作为内部文件出版，印数有限。经过“文

革”，留下的更少了0

从1955年春天开始，周信芳出任上海

京剧院院长。而我到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

一处，不久被指定联系京剧院，我和周信

芳又有了较多的晤谈机会。当昆剧《十五

贯》在全国广为传播时，他一向以演清官

戏《打严嵩》、Ⅸ四进士》诸剧而负盛名，

自然也想到编一出新的清官戏，选择什么

题材，他拿不定主意。我谈起文化局领导

李太成也叮嘱我要多多关心清官戏的题

材，我初步提出了海瑞及至蔡襄等历史人

物。周信芳说，他从前演过传统的连台本

戏《德政坊》和Ⅸ五彩舆》，都是以海瑞为

主角，但故事则各不相同，问我这两个本

子哪一种好些。我对他说，两种本子我都

看过，故事都曲折有趣，但是却和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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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瑞是两回事，《五彩舆》写鄢懋卿的

妻子被别人抢去，那情节比较庸俗。周信

芳听了，放弃了改编《德政坊》或《五彩

舆》的想法。

我收集有关海瑞的历史资料的工作

得到了李太成的肯定，周信芳又对海瑞戏

流露了浓厚的兴趣，我更加快了工作的进

度。1957年初，我已经把上海图书馆所藏

明、清两代各种海瑞的文集读完，整理出

了一本简要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送

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很快审查通过，

出版问世了o

1959年4月9日，周扬在上海传达中

宣部宣传海瑞精神的决定，希望上海文

艺界能创作、上演宣扬海瑞刚正不阿精

神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正因为我写过

《海瑞》传记，一时之间成了许多报纸、

刊物乃至文艺单位以及电影厂的访问、

约稿对象。

Ⅸ解放日报》约我写稿，因为是党

报，我也就没有向李太成汇报，径自为其

副刊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南包公海瑞》。

周信芳本人以及上海京剧院根据权威方

面的意见就以《南包公海瑞》的故事框

架开始酝酿写京剧，并约我到院部艺术

室作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术报告，院长周信

芳、副院长陶雄、编剧许思言都去听了。我

发现图书资料室贴了一张布告，可以代购

《海瑞》一书。

上海京剧院的《海瑞上疏》(初名

《海瑞上本》)由周院长亲自在抓，而且

在名义上还请《文汇报》社长陈虞孙“挂

帅”，后来很少来找我。文化局干部的分

工经常在调动，当时有数千万字的传统剧

目要校勘，急等着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

临时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班子，调我协

助宗政文一起负责。从此，我和Ⅸ海瑞上

疏》不再有联系，正式公演时，报刊还是

约我写了剧评。

转眼到了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春桥

的周密安排之下在《文汇报》发表，随之

吴晗作了自我批评。《文汇报》从此就直

接由张春桥控制了。《文汇报》出面组织

了两次讨论，出席者都是学术界的。我去

了，未见周信芳。但上海市委宣传部也召

开几次大规模的会议，周信芳去了。杨永

直部长强调了讨论不必和《海瑞上疏》联

系，我们稍稍放心一些。

很快，徐景贤受张春桥指派在《解放

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Ⅸ(海瑞上疏>

为谁服务?》，那是1966年2月12日，黑文

咬定我和吴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虽然还未点周信芳的名，但此文咬定Ⅸ海

瑞上疏》为《海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

主义复辟打先锋。我们已经感觉到一场弥

天大祸要降临了。

上海的剧协也召开了一系列规模较

小的座谈会，基本上由姚时晓主持，周信

芳和我每次都参加了。复旦大学赵景深教

授仍是从戏曲史的角度谈问题，心平气

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冯树棠每

次发言都无限上纲上线，有时比丁学雷那

篇黑文更杀气腾腾。周信芳每次都气得脸

色发白，甚至身体打哆嗦。我的发言更毫

无例外地被冯树棠批得体无完肤。主持人

姚时晓竭力想把讨论会的批斗倾向扭转

过来，可毫无作用，最后成了道地的斗批

会，只是没有打人而已。

4月间，我被宣布“靠边”，据说是第

一个“靠边”的。两周后，有了第二个“靠

边”的，就是周信芳。紧接着是一浪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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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浪的批斗会，有时接连着好几天，天天

都有，在单位、在工厂在剧场各地的都

有。《海瑞上疏》是周扬指定、指导的剧

目，我们都认为是完成党所布置的任务。

当造反派“揭露”周扬是“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时，我们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声辩

的余地了。

而且，陶君起编辑出版《京剧剧目初

探》，也要举；|亍批斗会，批斗周信芳和我；

陈大灌改编过《四郎探母》，也要举行批

斗会，批斗履‘信芳和我，足见张春桥、姚

文元、徐景贤等人必欲把周信芳和我置

之死地才甘心了。在这些批斗会中，一连

三四小时不准抬头，不准喝水，尤其在

大热天，真是惨无人道。下午开批斗会的

话，没有晚饭吃，也是当时不成文的法。

《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好，《海瑞上

疏》的批判也好，原是“四人帮”反党夺权

的开锣戏，后来他们忙于别的重大政治阴

谋，这种批斗会就少开了。彼此又不在一

处“隔离”，我和周信芳见面的机会随之

减少。我被解除“隔离”不久，又到了五七

干校。在监督劳动中，又怎敢打听周信芳

的下落呢?

周信芳于1975年3fJ8日因受长期残酷

迫害而死于华山医院一事，我于1978年回

到市文化局以后才知道。

8月16日，周信芳骨灰安放仪式在龙

华革命公墓进行。一位科级干部指派我用

墨笔工整楷书写了所有的通知的信封，有

的曾经“造反”的好汉也参加了。但他不准

我参加。

11月，上海市文化局与剧协联合召

开了座谈会，为周信芳平反昭雪，恢复名

誉，也为与《海瑞上疏》有关的、受到诽

谤的、迫害的一批同志平反昭雪，恢复

名誉。

与此同时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召

开了大规模的座谈会，为受迫害而死的李

平心、周信芳等平反昭雪。社联负责人罗

竹风派副秘书长郑心永事先来看我，要

我对出席人员提出意见。我认为周信芳

之子周少麟及其夫人在“文革”中遭遇甚

惨，目前精神上仍痛苦不堪，请考虑邀请

出席。罗竹风采纳了我的建议。在讨论会

上，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同志也作了

发言，我冒昧地向夏老说，周信芳家属也

在会场，希望他能接见。夏老一口应允，

随即与周少麟夫妇进行了单独的会晤，亲

切地慰问。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要

做，总觉得很愧对这位成就卓越、含冤而

死的大艺术家。

这些年来，已经写了几篇关于周信芳

的回忆文章，都是亲身经历，相信有许多

事情是从未披露过的。这一篇文章不长，

却是比较全面地回忆了我们相处的旧事，

聊以寄托我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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